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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钮■ 沈世华

●本文作者钮骠(左二)、沈世华(右一)

与李蔷华、俞振飞合影

今年是俞振飞老师逝世20周年，

作为曾经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我

们怀着深深的思念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向老师献上心香一瓣，祈祷先生于九

泉之下，安眠幽谷，艺魂不朽。

京剧诞生至今170余年，在其兴

衰往替、包前孕后的奏艺舞台上，各

个表演行当家门都涌现过无数精英俊

彦，单就小生行当来说，不同时期的

顶级人物，就素有“三仙”、“三虎”之说。

这是以他们的名字或属相而言的：“三

仙”是徐小香徐蝶仙、王桂官王楞仙

和程春德程继仙(先)；“三虎”是三

位生肖属虎、每位递差一轮(12岁)

的姜六爷姜妙香(1890年、庚寅年的

虎)、俞五爷俞振飞(1902年、壬寅年

的虎)、叶四爷叶盛兰(1914年、甲寅

年的虎)。这六位前贤都是树立了一代

楷模、各领风骚的小生大家。

徐小香(1832-1912)，即沈容圃，

《同光十三绝》图像中饰演Ⅸ群英会》

周瑜的那位，名圻，字蝶仙，幼入潘

氏吟秀堂学艺，受教于曹眉仙(曹心

泉之父)和吴正田，昆黄兼擅，允文

允武，又吸收了“龙调小生”龙德云

的唱法，能大量昆腔戏，如巾生的《牡

丹亭·惊梦、拾画、叫画》、《绣襦记·剔

目》、Ⅸ占花魁·醉归、独占》、《雷峰塔·水

斗、断桥》、《玉簪记·琴挑》、《狮吼

记·梳妆、跪池、三怕》、《风筝误·惊丑、

诧美》、Ⅸ西楼记·楼会、拆书、玩笺、

错梦》；雉尾生的《连环记·起布、问

探、三战、大小宴、梳妆掷戟》、《西

川图·花荡》；官生的《琵琶记·赏荷》、

《荆钗记-见娘》、《金雀记·乔醋、醉

圆》；武小生的《探庄*、《雅观楼》和

吹腔戏Ⅸ奇双会》等。皮黄戏则常演

《监酒令》、《辕门射戟》、《双狮图》、《得

意缘》、《孝感天》、U＼大锤》、《(玉堂春》、

Ⅸ岳家庄》等，尤以“三国戏”的《临

江会》、((群英会》、《诹南郡》、《黄鹤楼》

冠绝一时，膺“活周郎”之誉；靠把

戏《镇潭州》(《九龙山》)、《借赵云》、

《(磐河战》、《取洛阳》、《佘塘关》亦当

行出色，并能《长坂坡》赵云、《淤泥河》

罗成等。

徐氏的做表，文戏于儒雅中见神

采，武戏于英武中寓温文。唱工、念

白均极讲究字眼，吞吐有致，富有刚

音，少用雌音，脱旦行藩篱，无脂粉气，

显阳刚美；做工身上漂亮，工架大方，

翎子、水袖、步法功力深厚，得，厶应手，

尽能宣示人物的心境、情绪。其艺深

得后学钦敬，成一代楷范，被业界尊

称为“徐大老板”，同程(长庚)大老

板之威望。承袭徐氏剧艺衣钵最佳者

首推王楞仙。

王楞仙(1舾¨908)，名轲，号
楞仙，艺名王桂官，还叫过王桂花，

生于北京，幼入闻德堂徐阿三(徐小

香之弟)门下，曾师从鲍福山(老生

鲍吉祥之父)，实得徐小香真传，承其

表做神髓，成继徐氏之后，执京剧小

生之牛耳者。表演上亦是文武通透，

昆乱不挡。雉尾生、巾生、穷生、小

官生色色精能，尤以武小生见称。昆

腔戏《牡丹亭·惊梦、拾画、叫画》、《玉

簪记·琴挑、姑阻失约》、《长生殿·絮

阁、鹊桥密誓》、《雷峰塔-游湖借伞》、

Ⅸ紫钗记·折柳阳关》、Ⅸ蝴蝶梦·说亲、

回话》、《红梨记·亭会》、《金雀记·乔

醋》、《南西厢记·长亭》、《占花魁·醉归、

独占》、《渔家乐·藏舟》、《风筝误·后

亲》、《连环记-大小宴、梳妆掷戟》、《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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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记·跪池》、《双官诰-荣归、诰圆》、Ⅸ一

种情·冥勘*、《白兔记·出猎、回猎》、《浣

纱记·寄子》；吹腔戏Ⅸ百花赠剑》、Ⅸ奇

双会》和昆曲武戏《乾元山》、《雅观楼》、

Ⅸ探庄》等都是他常演的剧目。皮黄戏

的翎子生戏《临江会》、《群英会》、《取

南郡》、《辕门射戟》、Ⅸ战濮阳》；靠把

戏Ⅸ借赵云》、《金锁阵》、《(九龙山》、《穆

柯寨》、《取洛阳》、《磐河战》，还能《长

坂坡》、Ⅸ挑华车》；穷生戏《打侄上坟》、

《红鸾喜》，以及Ⅸ摘缨会》、《虹霓关》、

《翠屏山》、((双狮图》、《岳家庄》、Ⅸ马

上缘》、《得意缘》、《雄州关》、《雁门

关》诸戏也都经常搬演，戏路渊博宽广，

允称小生全材。

王氏在做表上，仅嗓子略逊徐小

香一筹外，论扮相，秀逸拔俗，清雅

不凡，两眼灵动格外有神；论唱念，

嘴里功深精到，行腔吐字清晰严谨，

韵味醇厚；身上皆由昆曲化出，一举

一动有典有则，尤其武功扎实出众，

胜过同侪，翎子功堪称一绝。在台上，

传神马b，面面俱到，梅兰芳先生说：

《拾画叫画》这样一出独脚冷戏，让他

唱热了，让人感到柳梦梅所对的画中

人物呼之欲出(见《梅兰芳文集》第

273页)。王氏继徐小香之后，独步菊坛，

众所折服。接承王楞仙之艺最为精深

者，首屈一指当属程继先。

程继先(1874-1946)，字振庭，

大老板程长庚之孙，幼入小荣椿科班，

排名春德，与杨小楼(春圃)、郭春翠(际

湘，艺名水仙花)、叶春善、郭春山同门，

受业于京剧短打武生鼻祖杨隆寿及茹

富兰的祖父茹莱卿，先学娃娃武生，Ⅸ陈

塘关》、《乾元山》、Ⅸ哪吒闹海》、Ⅸ淮

安府》诸戏均由其主演。稍长专工小生，

师从陆小芬，并追慕王楞仙，宗其法

乳。程氏亦是文武昆乱皆能，雉尾生、

官生、扇子生、穷生、武小生无一不

工，能戏甚宽，如《雅观楼》、《蜈蚣岭》、

《八大锤》、《镇潭州》、《雄州关》、Ⅸ借

赵云》、《黄鹤楼》、Ⅸ岳家庄》、《蔡家庄》、

Ⅸ御碑亭》、《得意缘》、Ⅸ连升店》、《红

鸾喜》等，最著名的是“三会一探”——

Ⅸ临江会*、《群英会》、《奇双会》、《探

庄》，演来被评为：脸上有戏，身上有戏，

心中有戏。

程氏中年曾一度离却歌场，入清

恭王府任职(戈什哈)。辛亥革命后，

于1914年应俞振庭之邀，再作冯妇，

重返菊坛。当时小生一行人材匮乏，

仅德瑁如、朱素云二位常现舞台，姜

氏妙香尚居旦行，金氏仲仁未露头角。

德虽唱工极佳，而做表欠精，朱台风

虽好，却少书卷气，皆无艺惊四座之

魅力。而“继先一出聆客眙眵，惊叹

为得未曾有，一时倾倒如睹小香复生，

昆曲技艺尤深，身段之温文，面容之

活泼、宇音之正确，韵味之清腴，皆

佼佼出人⋯⋯非并时伶伦所能仿佛，

其工力之深可想见矣”。此为《同光朝

名伶十三绝传略》一书如是说；此书

还说：“晚年艺益卓绝⋯⋯后进诸子，

凡精于所学者，为登峰造极计必执贽

以请益，冀竞其造诣，叶盛兰以富社

弟子，问世得名，而立程门之雪，俞

振飞以南中名士，昆曲世家，亦求问

道之师，而程氏所以指点玉成之者亦

足以副其志，二子之艺已足名家，于

今程氏逝矣，继往开来，将资之于二子，

二子其能发扬光大出蓝寒水也欤。”(见

该书第45页)这就引出了俞振飞先生

拜入程门之举。

前面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徐、

王、程三位的擅演剧目呢?窃以为，

愀上海戏目

可以从中窥到，即是这批昆黄经典名

剧将京剧小生表演传续的一条纵线连

缀起来，源出有自，一脉相承，形成

体系，由几代艺术家恪守不渝，又融

入了各自的创树，踵事增华，包前孕后，

于是造就、锻炼了一代代京剧小生人

才立于歌场。

同时，也使我们从中体察到，当

年俞振飞先生从清曲家到剧曲家，而

后转入职业伶工时，他择师之明，投

师之准，切实做到了取法乎上，学宗

本源，而非率尔为之、了无标准。正

如俞先生自己所说的，包括教过他的

各位老师“把我引进了宏观的艺术世

界，他们不只长期地在基本训练方面

对我做严格的要求、亲切的教诲，更

在审美观念、艺术素养方面给了我种

种的熏陶”。(见《俞振飞艺术论集》

第5页)

说到这里，我们还想以俞振飞老

师为例，谈谈关于昆曲“原汁原味”

问题的一点认识。16世纪70年代魏良

辅改革了昆山腔，创制了“水磨调”，

演唱了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昆

曲从“清曲”步入了“剧曲”，由此

算起，昆剧的历史至今已有440年左

右了。在加0年前，它是个什么样子，

就连张照片也无从寻觅，只有从文人

墨客的笔记、丛谈中去作平面的了解

了。那么，它的原汁是什么汁?原味

又是什么味?谁能具体而微地说得清

清楚楚呢?即使是较近的清代，以“曲

子”著称的四喜班和声名斐然的文全

福、武鸿福，它们的舞台容貌是个何

等模样，恐怕也难有人能道其详了。

其实，更多的信息还是从活人的代代

传承中看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昆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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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称号，实际上是从当今的《十五

贯》和振飞先生参演的Ⅸ游园惊梦》、

《断桥》、《墙头马上》、《长生殿》等影

视作品着眼，追溯上去而认定的，也

就是说，是从梅兰芳、俞振飞、周传瑛、

王传淞、朱传茗、华传浩等时代名伶

以及他们传授的学生的演出中体察到

的。从申报者到评议者，他们的依据

不会是四喜班，也不会是老全福。因此，

这就难说原汁原味了。昆剧的命运是

坎坷多乖的，几经沉浮兴衰，而今能

够复苏重兴，说明了它的生命力之顽

强。从它诞生之日始，直至进了京城，

入了宫廷，一度跃居为宫廷艺术，成

为皇家戏剧，君临京师剧坛，主要原

因是它适应了多阶层受众的欣赏需求，

从帝王后妃到达官贵人，及至平民百

姓都能接受它。试想它依然故我地坚

持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能行吗?势必

加以变异。萧(长华)老就说过，“同

光十三绝”中的苏丑杨三杨呜玉老先

生，从江南来到京城后，台上的念白

也改为了“半苏半广”(“广”是韵白，

即以余三胜为代表的湖广音加中州韵

的念法)。这说明当年昆曲进京后也须

有所变异的。唱念的吐宇发音要向朝

中的官话靠拢，也就是说要用“中州

韵”，即《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常

被有的人认为是指河南方言，可能是

由“中原”二字附会而来，其实应是

作者元人周德清以当时国都(元代大

都，即今北京)的方音为依据的。已

故的戏曲学者杜颖陶先生就说过：“周

德清(挺斋)日：‘韵共守自然之音’，

又云：‘以中原为则。’⋯⋯周氏所谓

中原之音，不过元代所用的官话而已。

官话标准，向来以国都所在的地方音

为则，元建都于大都，那么所谓中原

之音，即是大都的方音了。”(见《北

剧音韵考》，载于1932年1月《剧学

月刊》创刊号第53页)当今的学者叶

秀山在他的《古中国的歌》一书中也

说：“周德清《中原音韵》过去常认为

接近河南方言，可能是由“中原”二

宇附会而来，其实大致为元代大都(即

今北京)的方音，王力先生在《汉语

音韵学》中已有论述；邵曾祺在Ⅸ谈

“中州韵”》(《上海戏剧》1961年第6期)

一文中也有同样意见，我觉得比较可

信。”(见该书第16l页注释文)俞振

飞先生也说过：“昆剧和京剧的唱念，

用的都是中州韵。”(见《俞振飞艺术

论集》第271页)当年为杨小楼、梅

兰芳撅笛的著名笛师迟景荣先生曾对

笔者说过，曾经有人请教票界大王红

豆馆主溥侗先生：“您认为，南北昆曲，

谁家的唱念吐字准确?”馆主答日：“谁

家用中州韵用得准确，谁家就可取。”

略有不同的是，南方昆曲中保留了《洪

武正韵》和Ⅸ韵学骊珠》中的入声字。

无论是南是北，都摒除了原有的乡音

土语，使更多的不同阶层的受众能懂。

忌戒乡音土话，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了。

明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就说过：

“南人以土音杂之，只可施之一方，不

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乡有一

乡之唱法，其弊不胜穷矣。”意思是南

方人掺杂着土音演唱，只能局限在一

个固定的地方，不能使各处的人都懂，

同是一个曲牌子，如果每一个地方都

有一种不同的唱法，就会产生不少的

弊病。Ⅸ南词叙录》的作者徐文长也说：

“凡唱，最忌乡音。”近代戏曲理论家

徐凌霄则说：“凡歌曲之正音无不以中

州韵为标准。昆黄之所以入雅，即在

去地方色彩而循乎声律之正轨，梆子

之所以落伍，即因其务欲保守乡土之

酸味而不能与公共之耳音协调⋯⋯昆

腔之掺苏地土音，只是病象，而非正

则。”(见《案头人与场上人》一文，

载1934年3月《剧学月刊》三卷三期)

振飞老师的先君、“江南曲圣”俞粟

庐老先生的《度曲刍言》中也强调：“若

口齿分明，土音剔净，即有字有口。”

红豆馆主、袁寒云等曲家也都提出过

切忌乡音土语的看法。袁氏就说：“今

之苏人多以为唱昆曲不用苏音为非，

至可晒已。”远者几百年，近者几十

年前，反对乡音土语的呼声就不绝于

耳。俞振飞先生就谨遵家训，身体力

行，在他的唱念中，做到了严格地“剔

净土音”，为后人做出了表率，而有

人竟说：。俞振飞的唱念京剧化了”。

多年来，我们观看的有的昆剧演出，

依然我行我紊，乡音无改，土语不绝，

自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非此即不是

昆曲了，实在是大大的误区。需要强

调一句，忌戒乡音土语，绝没有要向

京剧靠拢的意思，更不是要用普通话。

昆剧有昆剧的唱念法则，见于大量的

著述和前人的经验谈中，可供我们认

真研习。

故此，我们认为，昆曲到底要保

持什么汁什么味，大家应当有个共识，

万万不可把昆剧视作地方小戏，它毕

竟是全国性的大剧种，曾经还是国剧，

应当保持它的经典性、公众性，维护

它的最佳状态，尤其应在表演艺术上

多下功夫，这是维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光在场面豪华、

服饰亮丽、乐队新奇上投入是欠妥当

的。要让昆剧得到良性发育，健康地

活下去，活得更好，不偏倚，不闭塞，

康宁长寿，永世遐昌。盈

万方数据


